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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道德价值

恰恰是富裕的白人女性，会
在时尚和医学的驱使下将肥胖污
名化——— 医生和时尚设计师的意
见再次汇集到女性杂志上，这些
杂志不断地论述理想的身体、“自
然美”和“女性气质”的本质。

女性逐步取得的社会权力、
财富、力量、勇气，都必须优先用
于改善外表。女性终于可以做自
己了，但“做自己”并不是一个自
由空间，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偏好
去设计；它其实是个标准空间，由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规则和程序构
成。因此，自然美只不过是越来越
多人工操纵的结果。

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也
落入了这个陷阱。它的闪光点是质
疑了所有的社会结构，但最后局限
于白皮肤、瘦削和自然美的身体。
在运动中，女性主义者努力证明她
们和男人一样是文明人，配得上投
票权，于是“反女性主义者不断嘲
讽她们，将她们描绘成丑陋、肥胖
的模样。为了抵制这种嘲讽，女性
主义者开始展示自己年轻、白皙、
瘦削和诱人的形象”。

在一些自诩“文明媒体”的美
国报刊上，比如《生活》和《哈珀周
刊》，“符合标准的身体”这个概念
越来越多见：他们向富裕的、受过
教育的白人读者提供大量漫画，
其不仅嘲讽女性主义者，也嘲讽
非裔美国人和移民。

大量有关“文明的身体”的论
述后来传播到世界各地，但它并
非源自美国，而是源自法国。在法
国，《嘉人》《你的美丽》等杂志，特
别是《你的美丽》，一期接一期地
构建理想女性轮廓的神话，培养
女性要“配得上”和“争取”穿上时
尚服饰的信念。这些杂志面向富
裕的女性，但也面向社会地位不
高的女性——— 她们希望嫁给富有
的男人，因此必须证明自己的“文
明”和“优雅”。

健身与久坐的生活

在这一背景下，促使女性用泡
健身房来补救久坐生活的推动力
诞生了：女读者们必须腾出时间来
锻炼，如果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工作
时间长、经常坐着，就更要注意。她
们无论如何都要鼓起勇气去运动，
因为工作“永远不该妨碍美丽”，当
今健身房的原型就是为了满足这
种新需求而出现的。这套关于体育
运动和训练的叙事源自女性杂志，
今天听起来仍然异常耳熟，因为我
们在所有的传播渠道，包括社交媒

体上都能遇到它。
罗贝塔·萨萨泰利指出，身体

规训经历了一个商业化的过程，
创造出一套术语、一些工具和关
于性别、场所(现代健身房)的密
码。与以前相比，健身是全新的事
物，而且已经嵌入消费社会中。这
一现象也在学术界引发了一系列
互相矛盾的思考。事实上，一方面
它将体育运动民主化了，让过去被
排斥在体育外的人也能参加体育
活动；另一方面，这种开放与健康
的关系并不大，更多与外表相关。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运动30分
钟，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久
坐的生活状态下，也因为运动对心
理和生理健康都有重要影响。然
而，健身习惯这套叙事和它的传
播并非基于健康原因，也不是为
了对引发久坐的制度进行社会批
判，而是源自对变美的追求，以及
为了证明一个人可以在一天的几
个小时内完成所有事情。

这就能解释，健身为什么经

常带来愧疚感、失败感、沮丧感，
导致人们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动
力、勇气和自制力，不具备充分的
多任务处理能力。

久坐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已经
成为表演焦虑的重要来源，也成为
一个有待全力解决的独立问题。

神奇女侠有脂肪团

社会学家罗塞拉·吉吉认为，
今天的脂肪团就等于19世纪欧洲
女性的紧身胸衣：一种货真价实
的刑具，目的是让腰像蛇一样细，
把胸部向前挤，使下背部向后拱，
以获得S形曲线。在《有闲阶级
论》一书中，托尔斯坦·凡勃伦指
出，紧身胸衣不适于穿着者工作，
会使她们难以做出流畅的动作：
换句话说，富裕的女人只是一种
装饰，是她丈夫的“名片”，她只需
要照顾好自己的美貌。

然而，紧身胸衣和脂肪团的
区别在于，紧身胸衣主要是有闲

阶级的象征，而脂肪团则成了每
个女性的烦恼：每个人都从自己
的时间和经济能力出发，试图“解
决问题”，但从来都没法儿消除压
力：手术刀、草药茶、自然疗法、新
设备、日常仪式(干刷、保健品、按摩
紧身衣)，还有每周都要记得做的
治疗，有的要做一次、两次，有的是
三次。人们会为自己不能坚持而产
生负罪感，同时又因为做出承诺而
浪费了精神能量，给本来就极其
紧张的日常生活增加了负担。

如今，脂肪团被认为是脂肪组
织肥大，并不属于真正的病理现
象。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它就
已经被定义为一种“虚构的疾病”。
然而，尽管脂肪团一直以来都是女
性身体的一部分，但经过了几十年
的病理化叙述，提到它时，人们很
难不去想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乔
治·维加雷洛写道：“脂肪团首先诞
生于对裸体及其不美观部分的凝
视，并与医学手段和一个有待建立
的市场交织在一起。”

“我认为自己是个聪明女人。
但是，为什么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
在想脂肪团？”伊贾巴·谢戈在为

《国际周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点
评了亚历克斯·德坎皮笔下的神奇
女侠。亚历克斯·德坎皮是《动感漫
画》中神奇女侠的绘制者之一，在
他笔下，这位女英雄不再穿短裤，
而是换上了覆盖双腿的服装。在漫
画里，神奇女侠解释了做出这个选
择的原因：有人在照片墙上放了一
张照片，上面是她在墨西哥发生一
场毁灭性地震以后，拯救了成千上
万的人。之后这张照片被疯传，因
为她的腿上有脂肪团。神奇女侠很
不高兴地说，人们没有评价她的行
为，而是纠缠于这个细节。

罗塞拉·吉吉推测，作为“疾
病”的脂肪团诞生于特定历史时
期的法国，也就是在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因为在那些年里，尚未获
得投票权的女性在公共领域和有
偿劳动市场中占据了更多的空
间，成为文化活动和工业产品的
消费者。此时“瘦”已经成为自控
和独立的象征，也代表着自由行
动和自由选择的能力，因此，女性
成为美容业的一个完美的目标消
费群体。根据苏珊·博尔多的说
法，恰恰是在两性之间的权力关
系发生变化、女性展现出更强的
独立性时，美容业试图重新建立
性别体系。实际上，长期以来，杂志
只是充当了女性的镜子，放大了她
们的不安全感，而没有真正推动她
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示自己、改变
权力关系。比如，这些杂志并没有
对女性说，寻找一个富有的丈夫
可能只是找了个牢笼，它们只会
说，要想抓住合适的男人并与之
相匹配，就不能大意、不能懒惰，
而要积极主动、态度坚定。

（本文摘选自《服美役：美是
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标题为
编者所加。题图为随书赠送明信
片插图，爱画画的海树绘制）

谁把她们
困在“美丽牢笼”里

《服美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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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词汇“服美役”，意指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和社会对外貌的要求而做“美的服役”。这个词的
出现，让大众重新审视那些出于迎合、讨好的非自愿装扮。在新书《服美役：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
中，意大利作家毛拉·甘奇塔诺从现代对“美的定义”出发，讲述所谓现代女性之美是被控制和制造的：制
定“美丽”标准的阶层利用摄影、广告、时尚杂志、电影等传媒手段去宣传标准统一的美，然后利用服装尺
码、消费主义对女性实施隐性的“美役”压迫，在制定规则之后，他们又利用女性的消费去完成资本和权
利收割。作者认为，在女性认识到所谓标准之美是虚无的之后，我们能否重新夺回对美的定义至关重
要——— 美从来不应该是束缚女性的，它应该是一种更广大、更自由和灵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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